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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之前没有引

起 古 典 学 者 的 注

意 ， 因为它看起来

不那么“古典”

文汇报：您在讲座中提到，

聂斯托利派非常强调他们的

“罗马人”身份。 讲座后有一个

问题是关于怎样辨识身份认同

的：如果他们使用相同的语言，

在同一处生活， 就能说他们享

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吗？ 我想知

道，他们那时候是用什么词，来

表达这种分别？ 因为那时候的

人也确实面对和认识到这一冲

突，但 “认同 ”这个概念是一项

现代发明。

哈特穆特·莱平： 我想，使

用某些现代概念来分析古代社

会还是正当的， 如果它们很好

地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 但你

还 是 得 回 去 读 那 些 史 料

（sources）， 去看和它们或多或

少相联系的是些什么概念。 虽

然在古代语言里对于身份认同

没有一个抽象概念词， 但有很

明显地区分“我们”和“他们”。

不过，要注意的是，每个人

都有不止一种身份认同。 从来

没有一个单独的身份。 比如我

们，不只是中国人或德国人，我

们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认同 ，

比如信仰、教育等等。而我们对

古代的身份认同常会抱一种过

于单向的视角———史料只能让

我们认识到古代世界的一小部

分； 我们因此对精英阶层了解

得比普通大众多得多， 因为写

作这些后来成为史料的人 ，通

常都是受过教育的，能说会道。

定义身份认同的危险就在于 ，

他们看起来太过整齐划一 ，太

片面了， 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

身份认同都被简化。

例如，古代叙利亚人会认为

自己属于一个村庄、 一座城市、

一个行省，或是罗马帝国，或是

波斯帝国， 同时他们也认为自

己属于某个信仰、 某个语言社

区， 等等。 我想在现代的讨论

中，很有必要认识到，今天我们

是不是把人简化到只有一个身

份认同了：只是美国人、只是英

国人，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文汇报：叙利亚地处要冲，

长久以来暴露在多文化和多种

传统之下。 现在这个古老国家

及其语言在古代晚期的研究

中，有着怎样的位置？相关文献

现在主要在什么地方？

哈特穆特·莱平 ： 长久以

来， 叙利亚这片地区并没有引

起古典学者的很多关注， 因为

它看起来不那么“古典”———也

就是你说的包含多种文化与宗

教。 而这也恰恰是今天人们对

叙利亚越来越感兴趣的原因 ：

这是一片多元文化的区域 ，丰

富而危险。 手稿现在分散在各

个地方，许多欧洲、叙利亚的图

书馆和修道院都保存有副本 ，

但现在还不清楚有多少留存下

来，许多手稿很可能已经被毁。

文汇报： 我注意到您也研

究罗马帝国对宗教和文化多元

的容许与限制。 不知这一研究

是否有现实动因———为了回应

德国的现实 ，或者是希望使之

同古典时代的处理方式联系

起来 ，探索更多的宽容和共存

方案？

哈特穆特·莱平：有一些事

必须为大家所知： 从来不存在

一个完全单质化的社会， 历史

上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 一个

社会总是要和多元性打交道

的。 对我来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是， 要看看我们可以怎样处理

多元性，看看哪些是共通的，哪

些是中间地带。 当代德国在宪

法里写入了一些核心价值观 ，

对每位居住在德国的人、 不论

是否德国人，都是强制性的，这

些规定就是对其他生命及其权

利的尊重。

还有一点， 是必须要有一

个中间地带， 让人可以独立于

自己的立场进行讨论。 在这方

面，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古代、

在今天都具有非凡价值———因

为他的逻辑论证的想法。 如果

你看看德国极端分子的某些言

论，会发现许多毫无逻辑基础，

由此你可以和他们辩论， 然后

指出他们谬误的地方， 当然他

们不会就这么罢休。 为了一个

社会的凝聚，找到一个办法，让

每个人都遵守逻辑辩论的一定

准则，找到共有的、中立的论辩

地带，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方面，学校很重要。 因

为学校可以训练你以某种方式

辩论———能被其他人接受的方

式，也能够倾听别人。 在德国，

学校也是来自不同群体的人相

遇的地方。 许多现代社会里的

人只和他们自己社会阶层的人

接触。但如果是在公立学校（德

国意义的公立学校， 受政府资

助 ，而非英国意义上的 ），就是

不同的人能够相遇、相聚，一起

学习的地方。 这是一项必须维

系的重要传统。

当然， 还必须有一些强制

措施。 例如，在德国，就必须使

用通用语———德语。 虽然人们

常会说穆斯林融入现代德国社

会很难， 但我的学生里就有很

多学业上相当成功的穆斯林同

学。一些刚来到德国的人，他们

过去生活的社会可能建立在某

些不允许讨论的准则上。 他们

不必放弃自己的宗教， 不必放

弃自己的语言，但在某些地方，

他们必须说德语， 也必须尊重

其他人的权利， 以别人希望的

方式来行为。

文汇报： 您所接触的叙利

亚古代文献里， 有否提到过东

方世界？

莱布尼茨奖获得者、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古代史教授哈特穆特·莱平：

“古代中国与欧洲地中海通过两大

族群联系在一起———侵略成性的游牧

民族 ，以及崇尚和平 、讲叙利亚语的聂

斯托利派。 ”聂斯托利派后来来到中国，

试着将自己的文本和思想翻译成中文，

西安的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就记录

了这些努力。 3 月 17 日，莱布尼茨奖获

得者、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古代史教授哈

特穆特·莱平 （Hartmut Leppin）在东北

师范大学演讲，主题是 5 世纪叙利亚聂

斯托利派的身份认同。 “我的研究兴趣

主要是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要

理解这一时段这一地区， 就必须记住，

除了希腊语和拉丁语，还有很多其他语

言。 因此我开始对叙利亚语感兴趣。 ”

听过莱平教授讲话的人，都会惊呼

“您应该去唱歌”。 他平稳、厚重又明亮

的嗓音穿越讲堂 ，落在你头顶 ，就像阳

光穿过厚厚的云层直落大地。 年轻时的

莱平确实一度很想当歌剧演员。 因此，

他也研究过罗马帝国里的假想同行。 讲

座期间，莱平教授接受了《文汇学人》的

采访，除了谈及他如何受到叙利亚作家

利巴尼乌斯的吸引而投身古代史研究

之外 ，还分享了他对历史分期 、不同代

际和国别的研究差异、为公众写作以及

古典学新视角的看法。

尊重他人和其他文化，

是人文学术对社会的一项基本贡献
本报记者 李纯一

哈特穆特·莱平

哈特穆特·莱平在

《古 代 的 遗 产 》 （C.H.

Beck，2010） 里想要着

重说明的是，在西方古

代史里，古代并不是欧

洲，但总是被视为欧洲

传统；固然没法脱离古

代理解欧洲，但又不能

把古代削足适履进欧

洲的概念。


